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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殘遊記》的敘事視角 

 

小說敘事視角的研究課題與討論方法，是當今小說敘事學界共同關注的重

要課題之一。因為任何一位小說家，在進行小說書寫的時候，最先遇到的問題，

便是思考如何去選擇一個合適的敘事視角，去呈現小說家所要敘述的故事內容。

所以小說家在選擇敘事視角的同時，也必須要選擇一個小說的敘事者，透過這個

敘事者的觀察、訴說或經歷，才能達到向閱讀者呈現小說文本內容的目的。79 

因此，要討論《老殘遊記》的敘事視角之前，首先必須要針對何謂敘事者

這個課題進行界定與討論。筆者認為所謂的敘事者，通常是指小說敘事文本的說

話者。一般而言，敘事者，主要是敘述事件的說話者，因為小說中的故事情節，

是需要經由敘事者的敘述，方得以呈現。那麼，就此而論《老殘遊記》一書的敘

事者是誰？是老殘？還是鴻都百鍊生？或另有其人？ 

為了對敘事者這一重要概念，進行分析和討論，筆者首先參考熱奈特的看

法，按照敘事者對於故事的位置或敘述的層次，以及敘事者是否參與故事，以及

參與故事的程度，區分小說故事外的敘事者，以及小說故事內的敘事者，這兩種

不同位置的敘事者。這兩者之間的區別，即是小說人物的敘事者與非小說人物敘

事者，這兩種不同類型的敘事者，進一步依照小說敘事者與故事人物之間密切的

關係程度，再將敘事視角，劃分為三種不同的類型：第一種是全知全能型的敘事

視角，主要是由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去敘述整個故事的歷程，因此是採用全面自

由的角度來描述事件或人物的心理世界，敘事者比小說人物知道的廣泛且清楚；

第二種是外部視角，即敘事者從外部觀察事件的發展，這種敘事觀察的角度，是

敘事者知道的情節比小說人物知道的還少，因此人物才是敘事發展的重心，而不

                                                 
79 引用楊義先生的見解：「就是視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靈結合點，是作者把他的體驗到的世

界轉化為語言敘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時它也是讀者進入這個語言敘事世界，打開作者心靈窗扉

的鑰匙。因此，敘事角度是一個綜合指數，一個敘事謀略的樞紐，它錯綜複雜地聯接著誰在看，

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態度如何，要給讀者何種『召喚視野』。這實在是敘事理論

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難怪西方敘事學在近 20 年對之討論最勤，而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了。」《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一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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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外部敘事者來主導整個故事的發展；第三種是限知敘事視角，敘事者本身就

是小說中的人物，即是透過人物自我說話，來呈現一切事件的變化，也就是敘事

過程是從心理內部出發，或以心理活動為主，敘述的過程只限於說出人物本身所

知道的，所以人物與敘事者是相同的80。 

從上述三種不同類型的敘事視角，來審視《老殘遊記》。歸納分析可以得知：

一、《老殘遊記》有採用外部敘事視角之處，因為在小說中，一直有一位站在小

說故事之外的敘事者，並不直接參與故事，也不與小說人物產生互動關係，只是

站在小說故事外敘述情節的發展。二、小說中也有運用限知敘事視角之處，這是

由小說人物老殘等人構成的敘事視角，閱讀者必須藉由小說人物的經歷與訴說，

才能了解故事情節的發展。三、另外筆者在閱讀《老殘遊記》原評之後，提出原

評敘事視角的觀點，認為原評在小說文本之外，又多出了一個敘事者來現身說

法，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來敘事，一方面發揮小說評論與補充資料的功能，

一方面也導引了小說的詮釋方向。 

 

第一節 　 外部敘事視角的使用 

「外部敘事視角」是指在敘事文本中的敘事者，所敘述的故事情節等內容

資訊，比小說人物所敘述的或知道的還要少。外部視角的敘事者，所處的位置是

在故事情節之外，而且外部敘事者是不直接干預小說人物與故事情節的發展，是

一個小說敘事進行之外的敘事者。在中國傳統章回小說之中，極少看到外部視角

的使用，它們幾乎都是採用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敘事。可是這種敘事手法，卻被

劉鶚捨棄不用，取而代之的是外部敘事視角的使用。 

 

一、外部視角：「話說山東」、「話說老殘」 

從中國敘事史的發展而言，傳統的章回小說因受到民間講史平話、說唱藝

術的影響，故往往出現有一個具備類似說書人形象的敘事者，採用全知全能型的

                                                 
80 Genette 著 王文融譯：《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一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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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視角，來領導整個故事情節的進行81。這種敘事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這個全

知全能的敘事者，可以知道小說內外林林總總，發生的一切大大小小之事。而且

這位全知全能敘事者所知道的事情，完全超越了小說人物所知道的一切人事物，

可以說是無所不知、無所不在，其位置幾乎等同於全知全能的上帝，正如同敘事

學家羅蘭‧巴特所言： 

敘事者是某種無所不知的，與人無關的意識，它可以從一個優越的角度講

述故事，即從上帝的角度：敘事者既在人物的內部（由於他知道人物的一

切活動），又同時在其外部（因為他不是任何人物）。82 

至於中國傳統章回小說，為什麼會使用全知敘事者的角度呢？這個理由很簡單，

因為民間說書文化、講唱藝術等表演形式，是以貼近聽眾的方式，來呈現故事情

節的內容，而且傳統的章回小說因受其影響，所以也會盡量縮小或拉近說話者與

閱讀者之間的距離83，加上小說中的敘事者要把什麼講述給閱讀者知道，以及用

什麼方式、手段與角度去詮釋，都是經過小說作家的選擇與淘汰的。所以導致小

說中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完全可以扮演著講述故事情節的說話者，即是以一位全

知全能的敘事者，來擔任講述故事情節的說話位置，並且在傳統章回小說的發展

上，逐漸為閱讀者所接受而形成別具一格的藝術風格84。 

然而這種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在清末的新小說家們的手中，已經有小說

家們開始要放棄傳統章回小說。那種依靠權威全知全能敘事者的敘事口吻，而嘗

                                                 
81 陳美林、馮保善、李忠明合著：《章回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一版），頁

36。 
82 羅蘭‧巴特：〈敘述結構分析導言〉，收錄於《符號學文學論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4 年一版），頁 428。 
83 誠如陳平原先生所言：「中國古典小說敘事方式的單調，不應歸結於對山水自然的審美意識的

落後，也不應歸結於漢語語法結構的缺陷，而應主要歸因於說書藝人考慮『說——聽』這一傳播

方式和聽眾欣賞趣味而建立起來的特殊表現技巧，在書面形式小說中長期滯留。」《中國小說敘

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頁 277。 
84 引用陳美林先生、馮保善先生、李忠明先生所指出的：「（傳統章回小說）在藝術體制上，作

家常常不自覺地充當說話人，忘記自身的角色，直接走進作品，發表看法，大作議論，介紹人物

情節，提示讀者，有時甚至得意忘形，寫出像『看官，你不知道什麼什麼，我卻知道，待我從頭

說來』這樣的話語來，這本身也與長篇章回小說作為書面文學作品的特色不相符合，有格格不入

之嫌。但是，長篇章回小說的這種藝術習慣必然會影響讀者的欣賞習慣並逐漸為讀者所接受，這

就促成了中國章回小說這種別具一格的藝術風格。」《章回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一版），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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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去尋求其他敘事方式的可能性85。我們可以從《老殘遊記》所採用的敘事模式，

發現這種新的書寫嘗試。例如，小說第一回的開端：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作蓬萊山。……卻說那年有個

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

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

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 

從第一回開端的敘述內容來看，容易使得一般的閱讀者覺得《老殘遊記》的敘事

視角，似乎無異於傳統章回小說，皆是採用一種以說書人為主的全知全能敘事視

角來講述故事。彷彿都存在著一個以說書形式存在的敘事者來講述小說故事的來

龍去脈與整個情節發展。如果再加上閱讀過〈自序〉的話，就會不由自主地聯想

到小說中這個「話說」的敘事者，可能就是那位：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

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

作也。 

可是當我們如果繼續往下讀，便會發覺這個「話說」的說話者，並非鴻都百鍊生

現身登場來講述故事情節的發展，而這個敘事者也並非以往傳統章回小說的那種

全知全能的說書人，而是作為小說故事情節之外的敘事者。小說接續寫道： 

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八股文

章做得不通，所以學也來曾進得一個，教書沒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

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

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你想，可有餘資給他

兒子應用呢？ 

我們仔細深究在小說中那位化身為「話說……」的敘事者，他並未現身說明自己

究竟是何方人物，僅是默默地在每個章回的開頭時，以「話說……」作為現身登

場的形式，並且在小說的故事情節之外，適當地補充小說人物所沒有說明的人事

物，以及在結尾之處，說明「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故從中我們可

                                                 
85 Patrick Hanan 著 徐俠譯：《中國近代小說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年一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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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老殘遊記》所採取的是，外部敘事視角的敘事形式，這已經與傳統章回

小說那種採用全知全能的敘事模式有所差異。 

在《老殘遊記》中，這位「話說」的敘事者是不直接干預人物的遭遇與故

事情節的發展，它所知道的人事物，並不比小說人物本身知道的多，而是擔任一

位站在故事情節之外的敘事者，其職能是為了作為小說場景的陳述者與交代流程

的導引者而已。例如第一回開頭的「話說山東登州……」、第二回開頭的「話說

老殘……」，直到第十九回開頭「卻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第二十回

開頭的「卻說小金子、小銀子拼命把許亮抱住……」等，我們不難看到，小說章

回的開頭，都會出現一位「話說」的敘事者，這個敘事者是外部視角的敘事者，

在小說中以「話說」登場的敘事者，不再擁有類似傳統章回小說中可以操弄人物、

評價是非得失的全知全能的敘事功能，它僅能敘述本身所瞭解的人事物，而且在

敘事過程中，不參與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貶抑。例如小說中，劉鶚著力於刻畫了

兩位剛愎自用、自認為清官的酷吏形象，像這種負面的人物類型，在傳統公案小

說中會被全知全能的敘事者直接予以撻伐與貶抑，但是我們在《老殘遊記》中，

卻看到這個外部視角的敘事者，並未直接對玉賢與剛弼進行撻伐或加以批判，反

而保持著較為客觀的敘事態度，讓小說中的人物老殘一行人等去揭露、去對抗這

兩個暴戾無比的酷吏，並藉由小說人物的經歷，觸及那弊端叢生的清末官場，這

對於閱讀者而言，可以從人物之間的蒙難、合作與解救中，獲得更為深層的思考

與啟迪。 

《老殘遊記》外部敘事視角的使用，一方面藉由外部敘事者代替小說人物，

來達成小說敘事連貫的任務，一方面則有助於加強小說故事情節的全面性與完全

性。因為缺乏外部敘事者，單純由小說人物來進行敘述的話，那麼小說人物一旦

無法直接登場，來敘述小說故事情節的來龍去脈時，小說敘事的整體進行勢必產

生短暫停止。因此，在《老殘遊記》中，我們可以分別看到有外部視角的「話說」

敘事者，與限知視角的人物敘事者的存在，這兩個敘事者，各自處於內外敘事視

角的位置上，彼此相輔相成，各為表裡，成為劉鶚書寫小說最好的敘事助手。劉

鶚藉由外部視角的敘事者，來成就小說敘事的整體性，同時在小說中也運用了限

知視角的人物敘事模式，豐富小說人物的生命力與感染力，成就了中國小說敘事

模式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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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知全能敘事者干預權力的消退 

中國傳統的章回小說的敘事模式，是以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來講述故事

情節的來龍去脈，以傳達小說家主觀態度的方式進行小說敘事，讓這個貼近小說

家口吻般的小說敘事者，發揮小說的影響力，並從中加強閱讀者在閱讀過程中的

可信度與真實感。於是在傳統章回小說中，敘事者的任務是在為閱讀者與人物之

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閱讀者必須從這位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口中，才能獲得人

物的形象特徵與真實樣貌，閱讀者是無法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更無法與人

物直接產生互動或對話，閱讀者僅能站在全知全能敘事者的背後，靜靜地聆聽全

知全能敘事者的一言一語。因此，在這種情況底下，傳統的章回小說，往往容易

造成小說人物與閱讀者之間產生隔閡或是形成刻板印象86。例如，當全知全能敘

事者在講述一個歷史典故，或介紹一個小說人物登場的時候，所抱持的敘述口吻

與態度，都會對這個歷史典故或人物產生刻板印象的影響，於是全知全能敘事者

的聲音與影響力，在傳統章回小說中成為一股強烈的干預力量，並成為一位絕對

權威的敘事者而存在著，小說中的人物、環境與故事情節，甚至是時間、空間等

諸多方面，容易受制於全能全知敘事者的權威口吻。引用陳美林、馮保善、李忠

明指出： 

（傳統章回小說）這種敘事方式，由於作者與敘述人身份相一致，因而顯

得真實、親切，聽眾或閱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能很快進入作品，體驗到

人物的情感、心理、性格、處境等多方面的內容。雖然有的作品是以第三

人稱敘述，但他的傾向、立場、情感卻始終伴隨著事情發展的全過程，使

閱讀者明確意識到他的存在。……從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實際來看，大多

數作品中的敘事人都是不加掩飾的敘述者，即直接由作家本人把發生過的

或可能發生的事件講述、介紹出來，有時還加以評價。真實的敘事人洞察

一切，知道前因後果。如《三國演義》的作者從一開始就為三國歷史定下

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基調，孔明尚未出山，作者就借他人之口斷定他

雖得其人，未得其時，故而恢復大業難成。甚至最細小的事如董卓將死，

                                                 
86 引用吳淳邦先生的看法：「一個人物出場，敘事人打斷故事情節現身，直接向閱讀者說明介紹。

這種敘事方式容易造成閱讀者與書中世界的隔斷，剝奪了閱讀者自己欣賞的樂趣，無疑削弱了小

說本身應有的感染作用。」《清代長篇諷刺小說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一版），

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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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種種預兆。這種與全知全能視角相關連的不加掩飾的敘述者可以是第

一人稱，也可以是第三人稱，佔據了中國古代章回小說敘述人組成的主要

部分。87。 

也正是因此使得小說的閱讀者，輕易地被小說中的全知全能敘事者牽著鼻子走，

難以達到超越全知全能敘事者的新立場，因而干涉到閱讀者對小說敘事的理解與

詮釋。而且傳統章回小說這種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在清末已經無法應付廣大閱

讀者的需求，加上域外小說的翻譯，與小說報章雜誌的流行等因素，小說敘事視

角的書寫模式，也不得不隨之變化。《老殘遊記》等一系列的清末新小說已經在

敘事手法的運用上，逐漸從事新的嘗試，新小說家們不再執守於全知全能的敘事

手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外部視角與限知視角的混合使用，這種混合式的敘事

模式，在中國小說敘事史上，是一種新的突破性發展。 

我們可以從劉鶚《老殘遊記》一書中發現，劉鶚運用外部視角的敘事模式，

取代了傳統章回小說中那個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因為在小說中，外部視角的敘事

者不再直接地評定人物的是非曲直，而且小說敘述的過程，不再是敘事者絕對權

力的展現了，外部敘事者已經不再像全知全能的敘事者，那樣直接面向閱讀者來

直接演說的說書者。因為在小說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外部敘事視角的敘述之下，

小說人物可以獲得獨立自足的生命，閱讀者也可以藉此直接由人物的言談對話或

內心訴說之中，觸及人物內心真摯的情感世界。誠如袁進先生曾經提及劉鶚在人

物書寫上的一個特色： 

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中，藝術成就最高的或許還數《老殘遊記》，作者

用「游記」的方式集中選擇一些人物描寫，與「新聞化」連綴有不同之處，

小說描寫生動細膩也高於同類作品。更重要的，它對故事情節結構漫不經

心，而刻意抒寫人物內心的情思，表現出中國小說刻畫人物由外部的白描

向內心心理描繪的轉化。88 

從小說人物內心世界的表現而言，這並不是由全知全能的敘事者來描述的，而是

需要經由外部敘事視角的確立，讓外部敘事者交代小說的流程、環境、時間或背

景介紹等人物無法傳達的部分，這樣一來，讓人物擁有較大的自由空間，可以藉

                                                 
87 陳美林、馮保善、李忠明：《章回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一版），頁 248。 
88 袁進：《中國小說的近代變革》（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年一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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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現各項行動、任務或情緒上的交流。 

也正因外部敘事視角使用上的確立，才使得《老殘遊記》能突破傳統章回

小說所講求完整故事結構的原則與全知全能的敘事模式，進而採用傳統敘事文學

較少使用的寫法，即小說中人物的限知視角，以便呈現人物內心獨白的世界，拉

近小說人物與閱讀者之間的距離，讓小說中的人物形象有不僅有外部描繪，更具

有內心獨白，而非全知全能敘事者那般彷佛一切由敘事者說了算，人物沒有獨立

的生命。 

故《老殘遊記》一書，採取了外部視角與限知視角的混合使用，以呈現人

物行動、情感與心靈世界，並以之為小說敘事的核心與目的，故其敘事模式，較

傳統章回小說更為自由與活潑。是以從中國小說敘事發展脈絡的角度來論，傳統

章回小說中的人物與敘事者之間，著實存在著奇妙的依附關係，因為傳統章回小

說所採用的敘事視角，是一種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小說敘事者對於人物的優劣

得失，可以在小說敘事過程中發表意見與加以評論。可是傳統章回小說全知全能

的敘事模式，在劉鶚筆下卻產生變化與突破，我們可以看到劉鶚讓外部敘事視角

的敘事者與限知視角的人物敘事者，混合使用，和諧地並存於《老殘遊記》之中，

而且小說人物可以自在地述說內心的感受，並且現身說法，向閱讀者傳達自身的

情感。 

於是，從中國小說敘事史的轉變的角度而論，筆者認為劉鶚已經有意識到

小說敘事視角的初億，對於小說整體內容的構思與書寫方式的改造，也會連帶地

產生不同的敘事效果。而且小說的本身所呈現故事情節與主題意義，也會跟隨敘

事視角的變化產生差異，也正是因為《老殘遊記》外部視角與限知視角混合運用

的成功，使得傳統章回小說所採用的全知全能敘事視角，已經面臨巨大的挑戰，

傳統全知全能敘事者支配小說人物的權力，開始在文本中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

是外部視角與限知視角的搭配使用。這種混用的敘事模式，在清末新小說以降的

小說敘事模式中，已經變成一股主流，並且在民國五四現代作家群的手上，又獲

得新一波的確立與改造89。 

 

                                                 
89 馮光廉主編《中國近百年文學體式流變史（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一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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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三人稱敘事的限知視角 

「限知視角」是指小說敘事中人物所知道的人事物，或是經歷過的事件，

比小說外部敘事者所知道的或了解的多，這種敘事模式便是一種人物的限知視

角。由於閱讀者必須透過小說人物的經歷、對話或訴說，方能了解敘事文本內發

生的林林總總，閱讀者是無法直接藉由小說外部視角的敘事者，來了解小說內外

發生的一切人事物。 

由於限知視角的使用，取決於小說中的人物角色，因此依照人物敘述人稱

的不同，可以分為兩種類型：第一種類型是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小說敘事者是

由第一人稱的「我」所構成，用「我」的口吻，來訴說小說中發生的一切事情；

第二種類型是第三人稱的限知視角，是指小說中存在一號人物，小說家透過這一

號人物，來敘述小說內發生的人事物，而且是使用以小說人物「他人」說話的形

式，作為敘事口吻的方式，來講述小說內容90。而《老殘遊記》一書中，就是透

過老殘這一行人，去涉足那個混沌沈濁的世道，去現身說理以正民心，去談法論

禮以除弊去惡，去伸張正義以救萬民於水火。於是在小說中，所採用的敘事視角，

是維繫在老殘等一行人的經歷之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劉鶚在小說中所採取的，

是一種第三人稱限知的敘事視角，藉由小說人物的遊玩、歷險以及伸張正義等舉

止行徑，來展現小說敘事的豐富意涵與美感書寫。 

 

一、人物限知視角 

筆者曾經提及《老殘遊記》有一個外部的敘事視角，也有一個限知的敘事

視角，兩個視角分別居於內外，互為表裡，相輔相成，構成《老殘遊記》在敘事

視角上的特色。外部敘事視角的特點，是「話說」的敘事者不干預小說中人事物

                                                 
90 引用馬振方先生指出：「小說的敘述人語言主要有兩種形式：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者各有

所長，各有所用，各有自己的特點。用第一人稱，敘述人『我』是作品中的一個角色，敘述角度

是固定的，敘述語言受『我』的年齡、身份、性格等多種條件的影響和限制，帶著鮮明的感情色

彩，具有人物語言的某些特點。……用第三人稱做敘述，敘述人不在作品中露面，敘述語言即『作

者之言』——作家所用的文學語言，不但『為文為質，惟其所欲』，角度也得以隨時變換。敘述

人可以居高臨下，鳥瞰全局，也可與作品中人物取同一角度；可以時而取這個人物的角度，時而

由取那個人物的角度，這個小說的藝術描寫帶來極大的方便和自由。」《小說藝術論》（北京：北

京大學出版社，1999 年二版），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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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行，而限知視角則是指小說內的敘事視角聚焦於人物身上，由人物的目光所

及、遊歷冒險或奇特遭遇等來展現小說的故事情節。 

在《老殘遊記》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敘事現象，就是小說故事情

節的進行，幾乎是聚焦於老殘這一號人物的身上，閱讀者從頭到尾需要緊隨著老

殘遊歷的步伐，才能獲得小說文本世界內所發生的人事物。舉例而論，如第二回

開頭寫到：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眾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著眼睛，

聽他怎樣。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中確實有一個外部視角的「話說」敘事者，這個

外部敘事者採用說書人「話說」的形式，作為敘述小說故事情節的開端。在小說

中扮演著輔助人物經歷與補充資訊的功能，主要是以概述式的敘事口吻，向閱讀

者講述一些小說人物所無法呈現的事物。因為在外部敘事者的簡略地講述過後，

小說閱讀的目光不自然地從外而內轉移到小說人物老殘的驚險遭遇上，小說中敘

述到老殘一行人在漁船上被眾人砸得沉下海去： 

覺得身體如落葉一般，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沉了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

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

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從小說敘事視角的層面來看，這段故事情節是從小說人物老殘的角度，來敘述故

事情節發展的經過，小說敘述的內容是聚焦於老殘這一號人物的身上，所以閱讀

者所能獲知的訊息，也僅侷限於老殘視線所及與內心感受的人事物。因為閱讀者

獲知的訊息，無法超越人物限知的敘事視角。所以閱讀者必須順著小說人物的種

種經歷往下閱讀，才能從中得知更多小說內容的訊息。 

也正是因為人物限知敘事視角的運用，使得閱讀者有機會直接觸及小說人

物的心靈感受，這也使得小說人物的情感世界，不再需要藉由全知全能敘事者詳

加陳述或精心力捧，才能表現出人物高低起伏的內心情緒。因為在《老殘遊記》

一書中，人物可以透過與其他人物的對話，或是自我的獨白，表現出心靈深處的

想法。因為使用了人物限知的敘事視角，方便讓人物內心深處的自我對話，在小

說中獲得展現。例如：小說第六回寫老殘獨自到街上徘徊，到店家躲雪，此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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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敘述的重心，就是從老殘的內心感受寫起： 

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仿佛都

用簇新的棉花裹著似的，樹上有幾個老鴉，縮著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翎

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簷底下，也把頭縮著怕冷，

其饑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著草木上結的實，並些

小蟲蟻兒充饑度命。現在各樣蟲蟻自然是都入蟄，見不著的了。就是那草

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為化一化，西北

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著，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裡，

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卻沒有

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饑寒，撐到明年開春，

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

有這麼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待，用站籠站殺，嚇的

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饑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苦

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

仿佛他不是號寒啼饑，卻是為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

的。想到此處，不覺怒發沖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 

它重於敘述老殘內心的情緒反應，是採用控訴清官玉賢酷殺百姓，作為此時故事

情節發展的主軸，而直言批判玉賢的惡行惡狀，比貪官汙吏更為可恨，而老殘憂

心曹州百姓的安危，忍不住落下淚來，恨不得將清官玉賢殺害，以洩心頭之恨。

雖然故事情節的進展，仍然停留在老殘心理世界的憤怒與憂慮，但是當我們仔細

咀嚼小說敘述的語言文字，便可發現劉鶚此處的敘述書寫，是藉由限知視角的書

寫模式，將小說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外在景色融合為一，呈現出老殘情感流露的心

靈世界。 

此外，在小說中，我們也可以看到劉鶚採取第三人稱的限知視角，藉由小

說人物老殘遊賞山水、冒險救難等行事作風，把閱讀者的目光從原本關注故事情

節的發展，逐漸轉移到小說人物老殘的身上，突顯小說人物在整個敘事文本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而不只是將重點移到故事情節的交代上。例如，小說第二回，

寫到老殘在明湖居聽說書的感受： 

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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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

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

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回環轉折。幾囀之後，

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

初看傲來峰削壁幹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

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

險愈奇。 

此處的老殘，一方面是小說中的人物，一方面也是小說的敘事者。因為老殘的位

置是一位在旁的聽眾，他不需要切入其他小說人物的內心，也不告訴其他小說人

物曾經或正在做什麼，閱讀者只需要靜靜地觸及老殘聽書的內心感受，便能夠從

中得知王小玉說書技藝感人肺腑、歌聲繞梁之妙處。故我們可以看到以不知名的

專業說書口吻所構成的全知全能敘事視角，反倒不如採用第三人稱的限知視角來

得豐富有趣且具變化。如果劉鶚用傳統那種全知全能敘事視角的方式，來書寫小

說人物的遊歷、回憶與心靈感受等，就會顯得不恰當，而身陷格格不入的窘局。

而且《老殘遊記》所採用的第三人稱限知視角，也已經與傳統章回小說在書寫人

物上，往往偏重故事情節進行的緊湊程度，有所不同。因為第三人稱的限知敘事

視角，縮短了閱讀者與小說人物之間的心理距離，閱讀者不只是聆聽外部敘事者

的講述而已，而能夠透過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形式，直接觸及小說人物的情感世

界，對小說人物有更能深一層的認識。因此，劉鶚所採取的人物限知視角，便於

凸顯小說人物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想像，讓小說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外在景物，鎔鑄

成富有真情實感的小說語言，而作為一種情感詩化的呈現，這確實開展清末新小

說在書寫心靈情感方面的成就。 

 

二、限制視角的轉換 

一部小說由兩個或者兩個以上的敘事者，來講述故事的發展，是小說敘事

中很常見的事情，小說敘事者之間的變化轉換，如同接力賽一般，這一個敘事者

把下一個敘事者介紹或揭露出來，然後一個接著一個進行敘事。而敘事者的這種

接力賽，對於小說的敘事視角也會產生影響，因為小說的敘事視角，會隨著敘事

者間的變化而產生轉換。而小說敘事視角的轉換，需要具有一定的小說結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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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不是隨意性或放任性的，它必須符合於小說的形式要求與書寫意義，如此才

能產生出較為完整豐富的小說文本。 

在清末新小說家中對於敘事視角轉換的掌握，不斷地通過敘事人稱的跳躍

或改變，展開各個敘事發展的角度，這樣的情況並不少見91。從《老殘遊記》的

敘事視角的分析中，得知小說因採用第三人稱的敘事視角，所以小說家可以時而

取這個人物的敘事角度，時而取那位人物的敘事角度，可以藉由不同人物的敘事

角度，去聽、去看、去體驗、去感受那不同層面的人事物。例如在小說第八回中，

便清楚地呈現出敘事視角的轉換，小說寫到老殘退回申東造贈送的狐裘： 

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

造接來看過，心中慢慢不樂。適申子平在旁邊，問道：「大哥何事不樂？」

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著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

遍，道：「你看，他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子平道：

「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看他不肯，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值

略重，未便遂受；二則他受了，也實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馬

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略盡情誼，宜叫人去覓一套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

子，或繭綢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

人。不知大哥以為何如？」東造說：「很是，很是。你就叫人照樣辦去。」 

小說敘事的視角，在此開始產生轉換，原本挺身救世的老殘在此先退居幕後，取

而代之的是帶著申東造的推薦函，前往桃花山尋訪劉仁甫的申子平。劉鶚刻意描

寫申東造與申子平的這段對話，為申子平的出場做暖場。之後我們可以看見，此

時申子平取代了老殘限知視角的位置：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

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卻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

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

騎著驢，玩著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 

敘事視角的人物，由原本遊歷江湖的老殘轉換到申子平的身上，這在敘事意義上

也隨之產生了變化。小說中的申子平從遇到璵姑跟黃龍子，再到接受成為璵姑與

                                                 
91 Patrick Hanan 著 徐俠譯：《中國近代小說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年一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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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龍子論理說道的對象，我們可以得知，申子平是處於接受者的位置接受教化薰

陶。試想如果劉鶚沒有把老殘轉換成申子平的話，那麼璵姑與黃龍子現身論理說

道的形象，便會與老殘的形象重疊，相形褪色許多，那麼，小說中就會缺乏接受

教化的人物，所謂傳道、授業與解惑的論理說道效用便會大打折扣。 

例如，在小說第十二回的開頭寫到申子平完成申東造所交付的任務之後，

便卸下敘事視角，轉而又將敘事視角，交回老殘的手上： 

子平依話用飯，又坐了一刻，辭了璵姑，徑奔山集上。看那集上，人煙

稠密。店面雖不多，兩邊擺地攤，售賣農家器具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

一而足。問了鄉人，才尋著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到，相見敘過寒溫，

便將老殘書信取出。……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己私事，同申

子平回到城武。申東造果然待之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付

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

界了。這且不表。 

卻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覓店，

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麼熱鬧。

這是甚麼緣故呢？」 

從第八回申子平帶著老殘的推薦函遠赴桃花山尋訪劉仁甫，途中遇璵姑、黃龍

子，再到第十二回開頭請劉仁甫一同下山，前後共計五個章回，皆是由申子平來

擔當人物限知敘事視角的任務。 

小說直到第十二回開頭，敘事視角又自然而然地回到老殘的身上，閱讀者

的閱讀角度也再次圍繞著老殘，其中的敘事視角的變換是相當成功的，讀來順暢

自然，不假雕琢，其主因在於申子平尋訪劉仁甫的目的來自老殘的推薦，當劉仁

甫辦案達到「犬不夜吠的境界」，閱讀者自然會想到，這是救世者老殘內心期望

經世濟民的理想。而小說敘事視角的轉換，也可在《老殘遊記》二編中見到。二

編的第二回中，敘述老殘一行人登泰山燒香祈福，路途中因為德慧生見義勇為的

緣故，廟中老尼姑於是派遣女尼逸雲，擔任登山嚮導，護送老殘一行人等人上山。

夜晚德夫人、環翠邀請逸雲同住一室，三人之間無話不說，徹夜長談。在此，小

說用大篇幅的敘事書寫，將三人此夜的對話，一字一句的詳盡敘述，而此時原本

擔任小說限知敘事者的老殘，便退居幕後，轉而由逸雲來談禪說佛，逸雲取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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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殘，而擔負起現身說法的角色，將自身從迷失紅塵到悟道修行的遭遇，娓娓道

出，也因此觸動環翠遁入空門的念頭。之後再寫到環翠遂拜逸雲為師，在泰山觀

音庵剃度為尼，改名環極。 

小說中原本擔任限知敘事者的老殘，在逸雲對德夫人、環翠論理說道的場

合中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對佛法禪理瞭解深入悟道的逸雲，由逸雲作為此

時的敘事者。此種敘事視角的轉換，乃是抽離原本處於說理位置上的老殘，而讓

另一個說理者，藉由敘事視角的轉換，登場現身說法。 

由老殘轉換成申子平，從說理者轉化成接受教化者，可是在老殘轉換逸雲

的部分，卻是說理者轉換成啟悟者。二者雖然同樣是敘事視角的轉換，卻因為轉

換後人物敘事者的立場、位置與角色上的差異，對於小說的敘事意義，也產生了

差異與影響。這種敘事視角的轉換，不僅是讓人物敘事更多樣化，也讓小說的內

容更加充實，如果讓老殘從頭到尾一直繁複的出現，無時無刻地登場說理，這對

劉鶚而言也是一種了無新意的複製，對閱讀者而言也會覺得枯燥無味，反而扼殺

老殘這號人物的生命力與新鮮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小說人物的隱身，讓敘事

視角的主角產生轉移，這樣的視角選擇，其所取得的敘事效果是更富有藝術性

的，它給閱讀者保留了一點閱讀上的變化與懸念。 

所以，劉鶚在小說中巧妙地運用敘事視角的轉換，讓申子平與逸雲等人，

取代老殘的敘事視角，申子平可以代替閱讀者去接受璵姑與黃龍子的論理說道，

逸雲可以跟隨老殘的步伐，對德夫人與環翠訴說悟道經過。這樣的敘事視角轉

換，在在使得小說更加活潑。好的小說家，必須對敘事視角的轉換有所掌握，才

能夠把小說中複雜的情節、轉換頻繁的場面、眾多的人物，透過小說人物視角的

轉換，組織成具有文學生命力的小說藝術。劉鶚對於小說敘事視角轉換的掌握，

可謂是相當成功，尤其又有效地運用小說標分章回的優勢，讓小說開頭成為自然

而然的敘事視角轉換，閱讀者可以順著劉鶚的筆墨，往下咀嚼，而不覺生硬粗澀，

實屬難得，它可謂是清末新小說中敘事視角轉換成功之作。 

 

第三節  小說原評的敘事視角 

關於《老殘遊記》原評的作者，筆者認為確實為劉鶚本人所為，劉鶚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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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大紳先生指出： 

先君既歿，家人更悲痛冤憤，時已赤貧如洗，全力謀歸葬之不暇，猶念不

及他事也。又原稿前十四卷之後，皆有評語，亦先君自寫，非他人後加，

今坊印本多去之，實大誤也。92 

原評的作者，確為劉鶚親筆所述，假如我們刻意刪減這些原有的評論，那麼劉鶚

原先寫作《老殘遊記》一書的許多豐富意涵就會莫名流失，甚至消逝殆盡，令人

覺得十分惋惜。 

因此，筆者認為可將劉鶚在許多在章回後附上的原評，作為劉鶚補充小說

的資料，或是發表評論之用，因為當中包含著劉鶚對於許多人物、現象、事態的

獨到觀點，同時也對小說敘事書寫的模式產生影響。故筆者嘗試從小說敘事視角

的角度，來揭示小說原評賦予小說敘事的意義。在小說中，劉鶚是藉由原評的形

式，將所有要補充說明的資料或批評的言論，安置到一個有著清晰標明的外部層

次，以便來強調《老殘遊記》在整體內容上的完整。筆者認為劉鶚已經注意到小

說敘事書寫的整體面與連貫性，故刻意將評論的部分措置於原評，顯然這種安排

是針對小說結構美學方面來考慮的。 

而且我們也注意到無論是開篇〈自序〉所出現的鴻都百鍊生，還是在小說

原評中，以評論者的形式所出現的敘事者，都沒有作為小說故事中的人物而存在

或出現，直接去參與到故事情節之中。儘管《老殘遊記》在小說敘事中，已經同

時存在外部敘事者與人物限知的敘事者，但是在原評部分的這一位敘事者，卻與

前面二者截然不同。原評的敘事者，是一個故事之外的敘事者，而且這個故事之

外的敘事者，與小說家站在同一位置上。這位敘事者所發表的批評、論述或言語，

目的是在增進閱讀者對於小說的信任或認可。所以，原評所構成的敘事意義，是

跨越小說本身固有的內容，是在小說原有的詮釋意義之下，來加強閱讀者的接受

程度，以及引導小說詮釋的方向。 

一、小說文本外的敘事者 

我們可以發現，《老殘遊記》的原評標注，主要是在小說第一回到第九回、

                                                 
92 劉大紳：〈關於《老殘游記》〉，收錄於《劉鶚與老殘游記資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年

一版），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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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第十三回到第十七回的章回結尾之處，附有數行小字，這就是劉鶚留

下的原評。小說中共出現有十五個章回附上原評，約有三十八則。這些隨小說章

回附上的原評，主要是隨著小說情節的發展而有所增添的，這是劉鶚針對小說人

物、情節或書寫特點等，作為補充、評論或感嘆等用途而存在。原評在形式上長

短不一，較長的，如小說第十四回結尾附上的原評： 

廢濟陽以下民埝，是光緒已丑年事。其時作者正奉檄測量東省黃河，目睹

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幾。山東村居屋皆平頂，水來民皆升屋

而處。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見屋頂上人約八九十口，購饅頭五十斤散

之。值夜大風雨，耳中時聞坍屋聲，天微明，風息雨未止，急開船窗視之，

僅十餘人矣！不禁痛哭。作者告予云：生平有三大傷心事，山東廢民埝，

是其傷心之一也。 

上述這則是《老殘遊記》原評中最長的一則，約有一百六十餘字。主要的內容，

是說劉鶚一方面對於環翠不幸的遭遇，發出悲嘆之感，一方面也是因為曾經目睹

濟陽百姓，遭受水患之災，而哀傷不已。在小說中的環翠，原是齊東縣的大財主

之女，因為官吏治河失策，結果大水來時，十幾萬戶人家都遭受水災之苦，翠環

的父親在莊上被淹斃，家道中落，翠環因而淪為娼妓。 

從小說故事情節的設計與原評評論的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到劉鶚對清廷治

河失策一直耿耿於懷，心懷有志難申之憾。因此，劉鶚寫作《老殘遊記》，便把

官吏治河失策與百姓顛沛流離的情形，全部安插在小說之中，作為個人情感上的

寄寓。讀來言之鑿鑿，詳徵博引，其中凸顯官員們政策的錯誤所造成的影響，和

貪官污吏害人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不及。 

雖然有些原評較為冗長，但讀起來卻不繁雜乏味，反倒像是一篇雋永有趣

的小文章，讀之感人肺腑，語重心長。至於較短小的原評，則只有短短數行，卻

往往是語妙天下，令人不忍釋卷。例如小說第二回的原評寫到： 

黃山谷詩云：「濟南瀟洒似江南。」據此看來，濟南風景，尤在江南之上。 

在小說中的第二回，主要是寫老殘在往濟南途中所見的美景，秋山紅葉，老圃黃

花，風光甚為明媚。到了濟南府，見到家家泉水，戶戶垂楊，饒富情趣。所以在

原評的部分，劉鶚也呼應小說故事所描繪的景色，寫下「濟南風景，尤在江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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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評論，作為讚賞濟南美景之贈言，這種書寫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引導閱讀

者對於濟南美景的嚮往。 

從小說原評中，我們也看到劉鶚採用第一人稱作為敘事視角，以小說家現

身登場的敘事口吻，來豐富小說整體的內容意義。這對於閱讀者而言，是可以讓

閱讀者直接從小說家的原評之中，獲得第一手的小說資料，並且藉此進一步與小

說家產生語短心長、真情流露的對話接觸。例如，在小說中，對於在剛愎自用、

昏庸無能的酷吏統治之下而日日身處水深火熱的黎民百姓，劉鶚內心感到惻怛不

安，憂心忡忡，故在小說第六回的原評寫到： 

有才的急於做官，又急於要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歷朝國家俱受此等人

之害。 

劉鶚對於小說中所敘述的玉賢與剛弼，這兩位美其名為清官，其實昏庸無能的酷

吏，深感痛恨。所以劉鶚在原評中，一再地提醒閱讀者，君子誤國事大，小人誤

國事小，而所謂的清官，其實是比貪官污吏更為卑劣而無恥的：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

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

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二

十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願天下清官勿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

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正是由於這個原評敘事視角的設計，讓劉鶚可以把親身感受的人事物，藉由原評

中寥寥數則文字，恰如其分地傳達到閱讀者的身上。從小說的敘事視角與閱讀動

線的構成而論，劉鶚所書寫的小說原評，是將小說閱讀者從緊湊的故事情節中，

加以抽離，使之間歇。讓閱讀者暫時停下好奇的步伐，而能對於小說中人物的苦

難糾葛，共擔其憂慮，共思其走向，並且產生深切的同情與關心，進而達到劉鶚

所要傳達意義與心聲。 

而且從《老殘遊記》章回設計的架構而論，當閱讀者順著閱讀動線的發展，

在閱讀完小說內容之後，往往會把閱讀目光，移動到小說故事情節之外的那幾行

短短的評點，而原評的設計，在此便能發揮重要的效用。它可以讓劉鶚跳脫小說

敘事內容的侷限，直接藉由原評的設計來直接發表論述，這對於閱讀者在閱讀《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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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遊記》一書時，產生十分重大的導引效果與影響作用，這也就是為什麼後代許

多劉鶚與《老殘遊記》的批評家或研究者，往往需要藉由小說原評，來理解劉鶚

書寫的目的，以及小說意義或時代背景等。 

在故事情節之外，安排一個原評敘事視角的敘事者，並且是採用第一人稱

的敘事者，這相對於小說故事中的外部敘事者，或者是人物限知敘事者而言，呈

現的聲音是小說家劉鶚本人對於《老殘遊記》的特殊看法，是一種自我意見的發

聲，也是劉鶚對於清末社會病徵的診斷。或許在小說中，酷吏、弊端與醜陋的行

徑，一而再地繁複出現，但在原評中，我們可以看到劉鶚僅是藉由一枝筆來產生

教化效用，告訴世人，記取前人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正如同小說第十三回原評

寫到： 

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謬，而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舉，尤屬荒謬之

至。慘不忍聞，況目見乎！此作者所以寄淚也。 

「此作者所以寄淚也」正是〈自序〉所言的：「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

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從小說內容的感人肺腑，再到小說原

評的動之以情，以及聯繫到劉鶚於〈自序〉所言的「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

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整個悲傷

憂懷的步調合成一線。這對閱讀者而言，一方面起到筆誅墨伐、懲惡勸善的目的，

一方面也達成循循善誘、意味深長的教化薰陶效果。 

因此，筆者認為，從小說敘事模式來論《老殘遊記》原評敘事視角的設計，

可以使閱讀者不單純是閱讀小說故事的發展，更能在閱讀每個章回之後，停下腳

步，傾聽劉鶚對於小說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或古蹟典故的看法。閱讀者因而也能

以貼近小說家的方式，對敘事文本有深入的理解，這對小說敘事書寫的藝術性、

時代性與開創性均有所助益。因為《老殘遊記》原評的形式，是讓小說家可以自

己現身說法，這表示小說家不僅僅是小說的寫作者而已，小說家同時也可以擔任

小說的評論家、研究者，來與閱讀者一起來欣賞、討論與對話。雖然劉鶚所書寫

的小說評點，比起傳統明清章回小說的評點，在整體規劃上，呈現出較為凌亂而

分散不均的情形，但身為新小說家的劉鶚卻能在《老殘遊記》之中，讓小說、評

點與自序三者合為一體，前後相互呼應，這對小說敘事而言，有助於提升小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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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價值。93 

 

二、小說家登場評論 

小說評點的形式特徵，源於宋元之際，至明清蔚為大觀，一般而言，多為

文論家或評論者，對於他人小說的評點，傳統的章回小說家很少現身自我評點

94。而劉鶚這種以小說家的身份登場評點自家小說的情形，確實是有助於提升小

說評點的價值。因為在《老殘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小說原評的形式安排，

使閱讀者在閱讀過程中被兩個敘事者牽引著，一個是小說故事內容的敘事者，一

個是在小說內容之外發表評論的原評敘事者，兩個敘事者相繼發表論述，交替著

進行小說意義的再度詮釋，使得閱讀者在閱讀小說之後，能夠進一步加強對於小

說深刻印象。例如：小說第三回到第六回中，我們可以看到小說人物老殘，以布

衣形象遊歷四方，沿途訪問店家路人，從中獲知玉賢虐殺百姓的許多惡行。 

如果單就小說中諷刺譴責清官害人尤為可恨而言，引起閱讀者的注意或迴

響的效果，僅侷限於小說內容之中。劉鶚因而在小說敘事文本之外，又多出一個

批評觀點，而這個多出的批評觀點，勢必會對小說詮釋的方向產生影響。例如從

小說第四回的原評到第六回的原評，一系列的評論都是揭露清官玉賢的種種惡

行，其中諷刺譴責之意更甚。如第四回的原評寫到小說的玉賢，確有其人，他擔

任山西巡撫時，為惡多端： 

玉賢撫山西，其虐待教士，並任兵丁強姦女教士，種種惡狀，人多知之。

至其守曹州，大得聲譽，當時所為，人多不知，幸賴此書傳出，將來可資

正史採用，  

在第五回的原評又寫到在玉賢殘暴不仁的酷刑底下，劉鶚對受難婦女的節烈犧

                                                 
93 引用譚凡先生的看法：「就文體而言，小說是敘事文學，敘事內涵和敘事結構一般都比較複雜，

而小說家對自己作品的分析更能切合實際，此乃小說自評之可行性；而就文體地位來看，小說在

中國古代畢竟不受重視，並不像詩文般那麼莊重、正規，故作家自評或自我吹噓也不會引起太多

的注意而為世人所側目，此乃小說自評之可能性。但無論如何，小說家參與小說評點，對提高小

說評點的藝術品位有一定的幫助，因為他們畢竟是『行家』，其評點也是『行家之評』，雖無高深

的理論觀念，但往往是一得之見，是其經驗的總結。」《中國小說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1 年一版），頁 86。 

94 譚凡：《中國小說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年一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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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深受感動，也對無辜犧牲的冤魂，嗟嘆不已： 

玉賢殘酷，吳氏節烈，都寫得奕奕如生，有功於人心世道不少。 

陳仁美成吳少奶奶節烈，猶有人心，賢於玉賢遠矣。 

玉賢對稿案所發議論，罪不容誅。哀哀我民，何遭此不幸！站籠裏多添個

屈死鬼，尤其可慘。 

因此，在第六回原評中，劉鶚一方面呼應揭露玉賢殘暴的歷史意義，也指出歷朝

歷代傷害國家最深的罪人，就是利益薰心之下，急於當官、急於追求名利的那些

庸庸之輩： 

鳥雀飢寒，猶無虞害之心，讀之令人鼻酸。至聞鴉噪，以為有言論自由之

樂，以此驕人，是加一倍寫法。此回為《玉賢傳》之總結。 

有才的急於做官，又急於要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歷朝國家俱受此等人

之害。 

從小說第四回原評讀到第六回原評，我們可以發現，小說批判程度的逐漸升高，

諷刺譴責的力道也隨之更為深厚。誠如魯迅先生在評論清末譴責小說時所說的一

段話： 

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

及風俗。95 

劉鶚不僅藉由小說中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來達到諷刺譴責的目的，同時也在原

評中對於時政、社會制度與文化風俗等議題，多有著墨之處，已經不同於一般清

末小說家們，藉由書寫造型獨特、光怪陸離或離經叛道的小說人物或社會百態來

達成諷刺譴責的目的了。此外，我們亦可從小說原評中感受到劉鶚對於小說敘事

的用心，例如清官的殘暴，劉鶚並不是在前面幾回原評中寫到即止，在小說第十

六回的原評中，也觸及清官可恨之處，認為：  

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

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二十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願天下

                                                 
95 魯迅：《魯迅小說史論文集：《中國小說史略》及其他》（台北：里仁書局，1992 年一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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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勿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

者，自《老殘遊記》始。 

揭露清官之惡，提醒「天下清官勿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這種評論觀點，是

從劉鶚口中說出的，故使得小說意義的詮釋方向更為之確立。 

因此，《老殘遊記》的原評，不僅是為了針對小說故事內容而發出評論或補

充而已，其更深一層的意義，是運用小說家劉鶚現身說法的登場震撼，來引導閱

讀者更加關注到小說敘事內容的實質意義。讓閱讀者可以透過原評，思考劉鶚在

小說中所蘊含的豐富意涵與時代意義。或許因為這是劉鶚初次嘗試評點的寫作，

故某些原評略顯簡單而粗糙，但有部份的原評，卻對於小說敘事與文章結構，有

其精湛而獨到的見解。例如第八回的原評： 

唐子畏畫虎，不及施耐庵說虎；唐子畏畫的是死虎，施耐庵說的是活虎。

施耐庵說虎，不及百鍊生說虎，施耐庵說的是凡虎，百鍊生說的是神虎。 

還有第十五回原評： 

疏密相間，大小雜出，此定法也。歷來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夾序數小事，

點綴其間，以歇目力，而紓文氣。此卷序賈、魏事一大案，熱鬧極矣，中

間應插序一段冷淡事，方合成法。乃然火起，熱上加熱，鬧中添鬧，文筆

真有不可思議功德。 

又小說第十七回中：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卷慣用此等筆法，反面逼得愈

緊，正面轉得愈活。 

金聖嘆批《西廂》拷紅一闕，都說快事。若見此卷書，必又說出許多快事。 

筆者認為劉鶚在小說原評中所呈現的論點，已經觸及到小說敘事結構的美學問

題，但因受限於小說報刊雜誌的形式要求。他僅能在原評中以數行文字，概要式

的解說關於小說結構上應有的特徵與意義，而無法全面地或更進一步地建構一套

完善的評點文論體系。 

說然劉鶚無法在《老殘遊記》的原評中形成具有大論述、大體系的小說評

點理論，但我們仍可看到劉鶚對於小說書寫的堅持與多方嘗試，再加上原評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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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的使用，是劉鶚在小說書寫上特具慧眼的嘗試，獨運匠心的安排，這種特別

的敘事方法，以及小說家親自從事原評寫作的敘事模式，足以讓劉鶚在小說敘事

史的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試想，如果沒有原評敘事視角的呈現，那麼《老殘

遊記》中所蘊含豐富的藝術生命，勢必相形晦暗無光而大打折扣。 

 

第四節 　結語 

中國小說敘事的發展過程中，敘事視角曾經有過重大的變化，在宋元時期，

向聽眾敘說小說故事的，是職業化的說書藝人，因此敘述者的位置，是站在臺上

的演講者，透過故事的講誦吸引聽眾。到了明清之際，則是發展出章回小說與話

本小說，此種供案頭閱讀的小說，使得藉由演說的敘述者，轉變成虛擬的說書者，

成為一種向虛構的閱讀者說故事的模式，敘事者的位置，就從實際的說書現場，

變成小說內虛構的敘事者了。 

因此，明清發展起來的章回小說，在小說故事情節的方面往往是連貫的、

重疊的與多角色的，為了讓小說的敘事模式能涵蓋了一個較為廣泛的範圍，讓不

同地方的人事物，可以在小說中構成多條發展的線索與關連，所以在這種情況之

下，為了能有效地處理時間、空間的衝突等問題，作有意義性的填補刪除，就需

要一個能夠代替小說家講述的敘事者，來說出小說中到底發生了什麼不為人知的

秘密，而且在複雜繁多的故事情節中，為了有效地調節敘事篇幅，控制時間、地

點與衝突，就需要一個強有力的咄咄逼人的敘事者96。所以在傳統章回小說的敘

事發展上，敘事者往往支配著一切，無論是粗概的敘述，或是細微的刻畫，敘事

者總是操控著敘事內容的所有呈現。而且傳統章回小說也往往藉由小說的全知全

能視角，來談論小說人物的是非得失，評論當中的對錯曲直，導致小說人物形象

的塑造或是對話的設計，幾乎都是為這位全知全能敘事者來講述小說而刻意安排

的，閱讀者只能在一旁傾聽這個全知全能敘事者的聲音，卻無法直接擺脫全知全

能敘事者的影響力，去觸及小說人物心靈深處的真實情感。加上全知全能的敘事

者扮演著類似上帝全知全能的位置，以居高臨下的姿態，直接對小說裡人物或事

                                                 
96 陳美林、馮保善、李忠明合著：《章回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一版），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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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表評論與訓誡。 

可是這種權威性的全知全能敘事者，在《老殘遊記》一書中受到更替，因

為劉鶚在小說中去除全知全能敘事者評論與訓誡的權力，取而代之的是通過人物

內心活動或展示故事情節的衝突，自然地揭開小說人物內心的領悟或感受。這是

從傳統章回小說要轉變成近現代小說的一個成功的標誌。引用季桂起先生的研

究，提出傳統章回小說在結構上，主要的基本特徵是： 

（一）強調以完整的故事情節作為小說結構的主體，以故事情節的發生、

發展、高潮、結尾這種具有明顯的時序特徵的線性結構建構小說的內容。 

（二）古典小說所採用的敘事模式最主要是以故事「講授」為目的的全知

全能的敘事模式。 

（三）古典小說所採用的敘述語言主要是「講授」性的敘述語言。97 

上述的三項特徵，是傳統章回小說最常使用的敘事結構模式，但這種全知全能的

敘事模式，卻在清末被《老殘遊記》所突破： 

（一）突破傳統小說單一的故事性框架，引入了「旅行者」的見聞為敘事

結構的情節組合方式。 

（二）突破了傳統小說的全知敘事，採用了確定敘事人的限制敘事。 

（三）在敘事功能上，開始由傳統小說明朗化的「講述」向含蓄化的「顯

示」轉型，帶來了小說敘述話語的變化。98 

因此，筆者認為劉鶚在《老殘遊記》中，已知如何有效用運用小說敘事視角的特

性，開始嘗試將外部敘事的視角與第三人稱的人物限知視角作搭配，讓小說人物

可藉由自我言說，將內心世界躍於紙上。如果從閱讀者接受小說敘事的角度而

言，閱讀者可以藉此更直接地觸及小說人物的心靈深處。因為第三人稱的限知敘

事視角讓小說人物的獨白訴說，得到展現的空間，閱讀者能夠直接進到人物的沈

思默想之中，甚至深入到人物心靈深處的情感領域。而這種敘事方式的嘗試與開

                                                 
97 季桂起：《中國小說體式的現代轉型與流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頁 7。 
98 季桂起：《中國小說體式的現代轉型與流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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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正意味著清末新小說書寫技巧的提升，以及小說敘事美感素質的加強99。 

故筆者認為劉鶚在《老殘遊記》中，不僅是藉由老殘遊歷四方，來描繪外

部世界種種的奇形怪狀，也是開始深入地向人物的心靈獨白，進行挖掘與探討。

而且因為外部視角與限制視角的混合使用，已經使得小說人物不再是為了故事的

需要，而被刻意安排在一些不必要的故事情節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小說人物可以

有自我獨白的敘事空間，來吐露心聲，或者與景物間的融合，達到內心情感的高

度呈現100。 

在清末新小說家之中，不單只有劉鶚是採用第三人稱的限知視角，另外一

個著名的新小說家吳沃堯，也在小說敘事書寫的方面，選擇了第一人稱與第三人

稱的限知視角，作為小說書寫的敘事視角。考究其主要的原因是在於，限知視角

能有效地摒棄傳統章回小說中，那種全知全能敘事者所使用的權威性話語，取而

代之的是用人物的限知敘事視角，讓小說中人物可以展現那種無知天真、自然活

潑的敘事口吻。引用韓南先生的研究指出： 

我們可以將（吳沃堯）這些小說與《老殘遊記》對比，後者是晚清僅有的

一部用限知第三人稱敘事的重要小說，至少大部分是用限知第三人稱敘事

的。《老殘遊記》中既沒有天真的我，也沒有良師；老殘本人極為聰明，

看問題幾乎不會錯，在道德與品味方面甚稱權威。這部小說大部分是老殘

的敏感、同情和找到問題解決辦法的機巧，因為它的敘事也非常貼切。101 

這種採取不干預故事情節發展的外部視角，以及運用小說人物所構成的限知視

角，確實大有助於提升小說人物內心刻畫與情感塑造，讓閱讀者可以直接觸及小

說人物的內心獨白，進而對人物不平的遭遇或心中不滿的情緒，產生同鳴之感。

而且在劉鶚以及吳沃堯諸位開始大量採用限知敘事視角以降，使得原屬於小說人

物的心理嚮往、情感想像與情緒起伏等層次的書寫議題，逐漸受到後代小說家們

                                                 
99 郭延禮：《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年一版），頁 249。 
100 陳平原先生指出：「如果說《老殘游記》第六回由題詩引起的聯想，第十二回雪夜不羈的思緒，

都有點多愁善感的騷人墨客借景抒情的味道，還沒有真正落實到故事進程中；那麼二編第四、第

五回逸雲訴說悟道過程，用獨白手法表現人物心理的起伏變化，其精細細膩，在傳統中國小說中

絕難找到。」《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頁 115。 
101 Patrick Hanan 著 徐俠譯：《中國近代小說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年一版），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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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並著手嘗試。 

至於小說原評方面，我們可以看到劉鶚通常會在小說章回的結尾之處，增

添數行的評論文字，並採用第一人稱敘事的形式，以小說家親自登場的形象，來

作為小說故事情節之外的批評家，或可以說是資料補充者。所以筆者認為劉鶚以

小說家現身的原評形式，加上《老殘遊記》本身具有濃厚的自傳意味，更大大加

強了原評所要傳達的敘事意義。故劉鶚此舉在小說中增添原評的設計，確實有助

於閱讀者能短暫地跳脫小說故事情節本身的侷限，而能在小說故事情節之外，另

闢一個思考小說內容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從《老殘遊記》中，看到劉鶚將外

部敘事視角與人物限知視角，加以混合使用，以及在小說原評中採用貼近小說家

口吻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等不同與傳統章回小說的書寫技巧以及敘事模式，這不

僅是有助於引導小說的閱讀者，深入文本世界來思考小說意義與敘事內涵，也揭

示了劉鶚以及其他新小說家們，不約而同地在小說敘事的領域上，努力不懈地進

行著各式各樣的書寫嘗試。 

 

 

 

 

 

 

 

 

 

 


